
迷人的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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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龙顺

夏威夷!巴厘岛

谁能媲美迷人的海南岛

茵茵绿装传递着休闲健康

阳光沙滩处处有美人鱼游荡

椰风海韵时时充满浪漫情调

花鹿回头凝望

叙说着人世间真诚和善良

天涯海角的传说

感动上天!演绎忠贞爱情绝唱

亚龙湾的海风"海景"海浪

让你忘却所有的痛苦和烦恼

奏出#天下第一湾$的自豪

巍峨的五指山

就像一群仰卧少女的胸膛

薄薄的白雾下

珍藏着神秘%秀丽"挺拔"坚强

厚厚的热带原始雨林里

蕴含着自信与不屈不挠的琼州脊梁

七位仙女手牵手对你微笑

绿树环抱的山岭上

时常能看到仙女撒花的景象

涌动不息的温泉旁

处处散发着仙女沐浴的芳香

玉带缠绕着博鳌小岛

迎风飘扬的多色彩旗

是世界人民友谊和平的桥梁

论坛年会的声调

是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的航标

清清的万泉河

像是一条巨龙静静躺在海岛上逍遥

自由漂流的小船上

不时传来琼歌琼调

红色娘子军的鲜血!让万泉河水更富

营养

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琼州儿女茁壮成长

创造辉煌

五彩锦的图腾

织出黎族同胞智慧和勤劳

竹杆舞的节奏

跳出琼州人宽容和谐的胸膛

黎村苗寨里鸳鸯戏水的情歌

将唱出新的飞天梦想

迷人的海南岛&&&

永远是世人梦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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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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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响水岭
!

孔繁利

响水岭这个地方有连绵的山脉! 有清澈
的泉水" 这里是一个丘陵地带# 路面高低起
伏# 近百岁树龄的榕树零落地生长在山脚
下! 道路旁! 溪水边"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绿
色植被自由地生长在坡岭上# 争地盘似地相
互簇拥着# 置身于其中# 可以说是被浓浓的
绿意所包围" 山脚下隐约有几户民宅# 门前
小桥流水# 屋后背对青山# 鸭子在溪水中嬉
戏# 亦有三五成群的牛羊在山脚下觅食# 更
增添了些野趣与世外桃源的清新与旷远# 犹
如一幅清幽的山水画" 响水岭瀑布飞流而
下# 宛如几条从山顶垂下的银白色的飘带#

时而飘逸! 时而低吟# 时而舞姿优美" 其势
不可挡# 意不可追# 站在瀑布的底部平台#

向上仰望# 石缝与石缝之间! 山体与山体之
间# 生长着那些生命力极强的藤生植物# 使
山更加清幽# 水更加秀美" 空中溅落的水珠
布满瀑布的周围# 就象是一层薄薄的雾霭将
你笼罩# 即使是阳光灼人的炎热天气# 在这
里你也会感到有丝丝的凉意充盈心间"

我们小心翼翼地行走于溪间的石面上#

石头呈多种形态# 既有挺拔的柱形# 又有尖
利的菱形# 亦有不规则的多面形" 水随石头
不同的外形# 或急流而下# 或平缓悠闲# 或
流觞曲水# 或清歌曼舞" 更迷人的还不只
这些 # 让人心醉的是那些金灿灿黄腊石 #

他们不知在水中沉睡了多久# 依然倒映着
耀眼的光芒# 就像是黑夜里布满天空的星
星# 时而眨眨眼# 时而皱皱眉# 几分神秘#

几分情缘" 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纯美将你欣
赏的眼光定格# 让生活中看似无法释放的
紧张与压抑# 在这里都会被那灵光再现的
石景所同化"

同行的四个人只有一台捷达车#$每个人
捡的%宝石&不能太多'"带队的老杜只好给我
们下达捡石指标了" 就在我们走过小溪上岸
准备装车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

还夹带着风# 于是我们本该很快开始的行程
又停了下来# 只好躲在溪水桥下的涵洞中避
雨#站在涵洞中的石头上#看着淙淙流过的溪
水#听着雨打蕉叶的声响#和着溪边的虫吟与
林间的鸟鸣# 我心想这不正是大自然中天籁
的声音吗( 因风急雨骤# 出发时带的雨伞也
没有派上用场# 每个人的衣裳都被雨水淋了
个精湿#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不快的心情#大
家都被眼前的景致所感染#怀着愉悦的心情#

感受这里的一切# 仿佛是自然为我们营造的
一个欣赏美景的舞台"

$天快黑了# 雨也小了 ' )当时已是
晚上七点了*" 梁大姐的朋友轻轻说了声"

这话音才把我那奔腾的思绪扯回了眼前 #

于是我们打着雨伞将石头装好# 车启动后
走了不到

!""

米# 眼前的一景让我们再次
停下了脚步" 因大雨的冲刷# 用泥土和石
块铺就的山间小路顷刻间变得让人难以置
信了# 路面上出现了点点耀眼的光泽# 新
鲜 ! 亮丽的黄腊石镶嵌在近百米的路段 #

我们虽然行走在雨中 # 行走于山峦之间 #

人人都仿佛在梦里# 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 下车后# 有的在路面上用带来的菜刀
挖# 有的在路两边的水沟里用手或树枝向外
扒" $这儿一块大的# 造型好! 质地纯"'

老杜边说边挖" 梁大姐也在一旁附和着" 听
到他们雨中那爽朗的笑声# 我的心也乐开了
花# 在儿子的帮助下# 我的脚步也不停地穿
梭于周围闪光点之间# 或大或小! 或方或
圆! 造型各异! 形态万千# 不到半小时工
夫# 我们就挖了几百斤的黄腊石" 然后# 我
们又小心翼翼地从路边相对高一些的地方弄
来硬土将路面上挖过的凹处填平" 想想经过
雨中劳动# 收获的果实是块块金灿灿的 $宝
石'#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于是# 我们欢
笑着将黄腊石装上车# 同行的梁大姐上车后
问我刚下车的一幕有什么感觉# 我说只顾高
兴了# 没来得及想这些# 她说能否用 $满路
尽是黄金甲' 来形容呢( 我说好极了# 既形
象又准确" 大家就这样在车上你一言# 我一
语# 伴随着捷达车发动机的马达声# 顶着月
色我们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响水岭# 距八一农场场部有
#"

多公里#

到儋州市那大镇也有
!"

多公里# 车在雨中
行#不能太快#待我们赶到那大镇时已是晚上
$%

点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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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山河
" 为北京奥运歌唱

!

外一首
"

!

李盛华

小鸟儿在田野中歌唱

姑娘的心牵挂在远方

小伙子啊像骏马奔放

北京奥运雄风

让他的黑发飘动飞扬

小鸟儿在果园里歌唱

姑娘含泪向北京遥望

小伙子啊正血气方刚

奥运领奖台上

盼他捧回金色的奖章

美丽的姑娘啊

她为北京奥林匹克歌唱

她为刚强爱人心花怒放

动情的姑娘啊

她为健儿们点燃理想之光

她的美丽让爱情奔向远方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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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

我是弯弓射日的后羿

黑色头发 在后背的肌腱上飞扬

我是奔跑逐日的夸父

黑色眼睛 放射出闪电般的光芒

我是擎石补天的女娲

黑色眉睫 洋溢巾帼的英姿飒爽

我是衔木填海的精卫

黑夜之中
!

执着地迎来东方的曙光

&&&北京 加油

为了更高 让泰山把心脏迸裂

为了更快 让黄河把汗水洒干

为了更强 让长城龙起凤翔

&&&奥运 加油

健儿们 怒发冲冠如虹

谁敢视我是东亚病夫

赤子们 气吞万里如虎

定要强盛我中华民族

东弟生活变秦曲
!

罗海波

东弟年岁小我
&

农场里的人管他叫
东弟

&

我便管他也叫东弟"

那年高中毕业后#东弟没考上大学#

然后场里把他分配到机务队学开车" 东
弟学车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他个不
高#一米六多点#在与他一拨同学车的学
徒里#个最矮" 坐在驾驶室里#座椅需往
前挪点#脚才够得着刹车板和油门" 东弟
手脚协调灵敏#头脑聪慧#悟性好#一点就
通#有股机灵敏#车学得很快#进桩!倒桩!

起步!上路#顺顺溜溜的#很快便出了师"

我们农场种茶#全场有十五个连队#

都以种茶为生" 机务队的活主要是到各
连队拉茶青# 从连队往农场茶叶加工厂
拉" 每天#天刚蒙蒙亮#东弟早早就起了
床#漱洗完毕#喝上一碗稀粥#啃上个白
馒头#便来到队里#先把车发动起来#将
发动机预热# 再拿起一块洗得发白的毛
巾#将方向盘!前档风玻璃!座位擦拭干

净#待车热起来后#徐徐将车开出车棚#

然后按着派车单上指定的地方# 朝着拉
茶青的连队的方向驶去# 车屁股后面立
即卷起一股又一股的尘烟#一下子#车就
没影没踪了"

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 浓重的雾气
渐渐地散去了#整个大地气象万千#更加
活泼动人" 大伙称过茶后#一边歇息#男
的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狠狠的吸着"女人
们就跟东弟打招呼+东弟#来得巧啊,嗯#

刚刚好"东弟很得意地回了一句"怎么那
么准时呀(老婆揪耳朵吧"那些结了婚的
女人总是逗他" 呸#老婆没有#把你们家
的小的给一个吧# 东弟打趣地又回了一
句#女人们便痴痴地笑个不停" 说#东弟
有本事#又机灵#又有车#只怕是介绍给
你#装了一车#未必能看上一个"东弟说#

看上不看上拉来了再说# 若看上了我开
车带你兜兜风#帮你拉柴火#去哪送哪"

哇#女人们大叫起来#乐呵呵的" 茶青装
满了车#女人们散去了#东弟驾着车又朝
来时的方向返回" 不知不觉在机务队一
干就是十多年# 由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
一个技术熟练!办事稳重的成熟男人"没
等到人介绍# 一个漂亮的女人已经成了
他的老婆"

东弟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 他的
性格#稳重却又有些不羁#身上始终有一
股闯劲# 他不甘心也不愿意就这么一辈
子平平稳稳地过那种没有波澜缺少浪花
的日子" 建省后#各个领域都在改革" 农
场为适应生产#从机关到各个连队#都在
精简人员#有的人怕精简下来#东弟却不
怕#他觉得是时候了#自己就先把自己给
精简了"

东弟到海口!三亚等地考察市场#发
现城里的各大宾馆酒家时兴上绿色食
品# 客人也非常喜欢" 有种野菜是绿色

的#根根没有小手指头粗#细条条的#嫩
嫩的#炒起来很脆#爽口" 那种菜易种易
管#生长也快#一般个把月就可采摘#一
年里可以有几次收成" 农场里到处都有
这种菜"东弟瞄准这一市场#放开手脚大
干起来"发家致富的事哪能自己做呢#东
弟想" 于是# 他一边到岛内各地收购野
菜#一边回农场里发动工人们大种野菜#

保证批发供应"一时间#全场出现家家争
种野菜的景观"东弟收购了野菜#便组织
销往岛内各处#生意越做越大" 后来#东
弟自己终于买了一辆车# 一辆属于自己
的车#还买下了一幢两层的楼房"楼房在
农场里只有科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住#

农场里这样的房子也只有二幢# 东弟按
理是没有资格住进去的#可农场房改了#

有的领导到退休了#回了老家#房子空出
来#东弟交了钱#就住了进来#成了全场
第一个住进领导楼的非领导干部" 全场
人都羡慕得要死#都说东弟有本事"

东弟生活好了# 并不摆谱# 哪家有
事#找到他#都乐于帮忙"那回#我父母生
病#需急送海口的医院#农场的车不在#

东弟从三亚刚回到家# 听说了# 执意要
送" 我妈说#到海口有几百公里呢#东弟
刚回#累了#还是等等吧"东弟说#看病要
紧# 不由分说# 和老婆一起把我妈抱上
车#送到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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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在呼我
!!!"渔人的海浪#自序

!

邓天庆

海那边#有我最初长出翅膀飞翔的梦想"

我那颗一直听海的心#在岁月尘埃中#几乎只
剩下雪白的浪花和蓝色的歌谣# 我禁不住拿
起了笔"

时值$文革'#中学毕业后#我就知道自己
肚中墨少# 比不了一只在海中畅游的乌贼强
多少" 只因平时喜欢$玩玩'笔#大队便点我当
政治夜校总辅导员"后来#参加县里的通讯员
学习班# 我开始给县广播站和报社写新闻稿#

每被采用一篇#总是异常的兴奋" 这种耕耘收
获的成就感#是如此的纯粹和本色#以我现在
的心境# 那是一种已经远去且十分珍贵的感
觉" 从那时候起#我把练笔写作当作比什么都
重要#一写经年" 我想#一个人如果陷入一件山
重水复的事情#九头牛也很难把他拉出来了"

从政后# 常被领导使唤写各种工作文字#

随叫随写#从不耽搁#最得意的是写经验性材
料#几乎每发必中#不见退稿" 到了领导岗位#

仍爱笔不舍#只要是重要一点的材料#我总是
事必躬亲"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写作能使人精
确"'受此启发#我把写作当作培养思维逻辑!锻
炼口才!增长才智的一项长期坚持的劳动" 我
这样做#常被同仁当笑柄#说当官动口不动手#

哪有像你这样自找苦吃的" 别人的看法#我权
当未闻" 这些工作文章#十之八九都有个调#只
要对得上调就成主旋律" 但我孤陋的理解是#

在单位里写这写那#哪怕是洋洋万言#也只能
是业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写作"因
为#写作是一个人心灵史的重现" 所以#对工作
文字的铺排# 我已经有点视为畏途# 想改弦更
张#投心于另一种有质感的文字之舞#又恐驾驭
不了#站在十字路口东张西望了好长时间"

那一夜# 有一个梦邀我遨游大海# 我突
然明白# 身边的这一片熟悉的海水和渔乡#

最适合散文这一文体的海上泛舟" 于是# 我
和我的笔出发了"

渔乡新盈# 人杰地灵# 乡风醇朴# 这里的
每一滴水# 每一粒沙# 每一朵浪花# 都蕴藏
和飘浮着浓郁的海洋气息" 我相信# 这里的
宗庙! 民歌哩哩美! 民间传统节日等风物和
人文# 都是悠久历史和亘古大海共同雕琢的
蓝色文化# 内容丰富# 色彩斑斓 # 积淀深
厚" 这一切# 无疑是最好的入文素材" 生于
斯# 长于斯# 丰饶灿烂的渔家风情# 诗情画
意的海光岸色# 深邃独特的地域文化# 让我
心如浪奔# 意如潮涌# 终于产生了写海的激
情和冲动# 又怕画虎类犬# 不敢轻易想入非
非和闭门造车# 面对曾经相识如此深爱的那
一片海# 临下笔却有些忐忑不安# 不敢信手
拈来了# 担心写不出那一片海水的美丽和力
量" 我知道# 凭自己的功力要做到这一点#

很难# 又攀不上高人的境界# 无神来的悟
觉# 好在无大奢求# 就此顺其自然# 反正我
写我想写# 我写我所认识的那海那滩那人那
事那神那歌# 只要给读者捧上的是文字的绿
色产品# 我就心满意足了" 另有想法是# 借
海抒情怀 # 兼有对渔家文化整合传播之隐
意# 点滴之作# 如能启发某些同仁日后凭兴
扬墨#取长补短#必是家乡的幸事"

再者#因为多年的从政经历#感受良多#

借以海为背景#把触角伸向那里#喜怒哀乐涵
于其中#实话实说#总比胡思乱想强" 至于在
一些明朗的篇章中#描摹和探讨社会!人生!

家庭!事业#为的是与读者做一番酣畅淋漓的
情感交流和思想互动#藉此投石问路#虽难免
肤浅#亦为了就教于同行和读者"

拙作付梓在即#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好歹
它是自己的精神产品#是人生的另一种历程"

金钱!名利和地位#都是身外之物#人死了也
就烟消云散了#书#却是自己灵魂的一部分#

是生命的一点磷光#多少年后被人遗忘了#但
子子孙孙还会视如家珍# 有价值的部分或许
还对记录! 敷扬和整合一个地方的文化有可
用之处#当为至欣" 忧的是想写成好书#但并
非轻而易举#有些勉为所难#一旦读者不接受
它就沦落成了次品或垃圾# 从一开始我就有
这个危机感" 最后#我之所以变得从容#不再
动摇#全仗着有感而发#因情而赋" 将军尚且
屡战# 我又何以畏惧( 我是大海和渔夫的儿
子#这一点果敢和自信的襟怀还是有的#何况
我又无法停止对海的倾听"

是的# 浪涛飞鸣的海在每时每刻呼唤着
我#我的心魂很难平静"

缘结海南
!

尚 澧

来海南兴业发展#说起来很偶然"

一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美丽的椰城
海口市参加一个会议#报到的酒店是金茂
大厦"

由于初来海口#路程不熟#转了几个
弯仍没找到#加上当时下着小雨#心里很
着急"茫然时#我向路人求助"迎面而来的
一位中年女子耐心地为我指路#然后是我
习惯性的连声道谢" 这一切发生似乎很自
然"

我顺着那位女子所指的方向快步走
去" 约十分钟#我正走着#后面好像有人在
喊我+

$大哥# 大哥
'

' 我惊愕回头# 心里
想着# 在海口我没有什么熟人呀# 怎么
会有人叫我呢--

$对不起# 大哥# 刚才我给你指的
路不对# 金茂大厦应该往那边走# 是我
刚才记错了# 实在对不起啊# 大哥

'

'

我一定神# 原来是刚才给我指路的
那位女子# 我走得很快# 显然她为追上
我已跑了很长的路# 浑身已被雨水淋湿"

本来是素不相识的路人# 好心给人
指路却说错了# 似乎也是比较正常的事#

因为路指错了# 最多让我重新问路# 这
对习惯出差的我来说# 是经常碰到的事"

可是她为了表示歉意# 在雨中跑步追上
我# 浑身被淋湿还累得气喘吁吁# 是我
所没经历过的,

此刻#我已说不出话来" 我才注意到这
位女子中等个儿#皮肤白晰#面目清秀#一脸
歉疚的表情掩饰不住她俊美的脸庞#雨水淋
湿的刘海紧贴在脸上#是那样的美丽"

从那时起# 海南留给我的印象不仅
仅是风景秀丽! 气候宜人# 而且这里孕
育的人们更加纯朴! 善良" 也许是经历
了那次海南缘份# 我一直有个想法+ 这
里有这么好的发展环境# 尤其是这里的
人民是那样的友好! 和善# 如果在海南
投资兴业# 把我们的绿色健康产业带进
海南# 岂不是更好

(

有了这个想法后# 在公司召开的对
外投资决策的董事会上# 我提交了在海
南投资兴业的重要议案" 在谈到海南的
发展环境时# 海南的自然资源和政策等
优势没有多讲# 我只讲了这个雨中问路
的故事# 我的团队听后非常受感动# 最
后全票支持到海南兴业发展"

如今# 我们在海南注册成立的公司
各项业务进展顺利" 每当想到公司今天
的发展情形时# 我始终庆幸那年在海口
的雨中缘份--

!

浮世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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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风
!

李启雄

八月的风

从地中海起飞

让奥林匹克神的祈祷

沿着五环的版图延伸

橄榄枝熄灭了硝烟

竞技场盛开着歌声

古希腊民族的魂灵

在两千多年的风雨里穿行

把人类文明的足音

合成一部不朽的经典

在龙的故乡

降落成一派汉唐大风

八月的风

吹响过一个民族的精彩

许海峰的枪声呼啸而去

击碎了东亚病夫耻辱的年代

在洛杉矶的领奖台

第一次升起了共和国的气派

中国女排如雷霆万钧

横扫了半个多世纪的阴霾

邓亚萍的乾坤扣杀

让国球飞旋起华人的豪迈

体操王子在云中腾跃

托起了全世界隆重的喝彩

奥林匹斯山的风

向着喜马拉雅之巅飞奔而来

八月的风

席卷了所有的心房

圣火在激情中绽放

腾起孕育百年的飞翔

无数颗心被擦得铮亮

等待辉煌的时刻喷射所有的激昂

心灵的看台挤满了力量

把'中国加油$飓风一般唱响

让每一次沸腾的呐喊

在五星红旗上飞扬

为了龙的又一次腾飞

十三亿的目光将举起中华的理想

因为有五千年文化的逾越

中国将披上百年奥运的荣光

因为有千百次国歌的起飞

中国必能用圣火把崛起的图腾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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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不住的门
!

王赐林

下午四时许#公司会议室里#与会人员
都走了# 只有内审科长杨威伏那张椭圆环
形的会议桌上整理会议纪要" 忽然# 光影
一闪#一个女人飘然而至#一股浓香扑面而
来"杨威认得是香港的原材料供应商#人称
马小姐#面熟得很" 她约莫三十岁#面容姣
好#身腰丰腴" 穿着淡蓝色的

)

恤#看似普
通#却能散发出几分含蓄的性感"她笑盈盈
地和杨威打招呼说#杨科#久闻大名#如雷
灌耳" 早就想拜访您#一直没有时间" 我想
作个专访#可以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双
手递给杨威一张很精致的名片说# 我叫马
莉# 是香港玛莉公司的一员! 一个跑腿的
吧"杨威一看#哟#是董事长#身子不由得坐
直了"

马莉说#今天主要是向您请教"作为内
审科# 在香港还是一件稀罕事" 而在贵公
司#已开展得很深入了" 特别是杨科您#尽
心尽职# 威名远扬# 成了总裁最得力的助
手# 我好羡慕啊" 杨科您能不能谈一下内
审工作如何开展" 说着从包里掏出笔和日
记本#准备记录" 一谈起内审工作#平时不
苟言笑的杨威显得兴奋起来" 他从内审的
人员素质到人员配备!从外延到内涵!从工

作特点到专业技巧! 从费用审计到基建审
计# 侃侃而谈" 有时侯援引一些工作中的
实例#来印证他所阐述的理论#有时侯用自
己的切身感受来说明内审工作的重要性"

从一开始有点羞涩到后来的神采飞扬#似
乎都在表明他对这行的热爱"

马莉飞快地记录着" 有时侯# 她想提
问#便很优雅地作了个暂停的手势#并说一
声对不起# 这才提出问题来" 在探讨问题
时#她会摊开双手耸耸肩膀#也会少女般地
羞涩地将双手合在胸前凝视着对方" 她似
乎受过很好的教育#言辞之中#夹杂着许多
成语和一些古典著作里才能见到的用语"

她称呼杨威#总是您上您下的" 反观杨威#

未免有点古板"他不习惯称别人作您#除非
对方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 何况他要比
马莉大出十来岁呢" 但不管怎么说# 她给
他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甚至还有一种相
见恨晚的感觉"

从马莉笑盈盈的表情看# 她似乎对这
次专访感到很满意" 杨威还在滔滔不绝地
阐述自己对内审工作的各种看法# 无奈见
她在偷偷地看表#于是急刹车打住话头说#

话多了" 她说#没有没有#您尽管说" 杨威

说#下回分解吧" 俩人都笑了"

马莉热情地和杨威握手#就告辞了"走
到门口处#忽又折回来说#不好意思#有份
文件# 麻烦您给批一下" 说着便从包里掏
出一份文件# 毕恭毕敬地递给杨威并介绍
说# 我们并不做这种生意# 只是顺路带公
文# 所以只是按成本价取费而已" 杨威一
看#是一份宿舍大楼电动门工程的结算书#

基建办已经做了审批意见" 凭着那股遍体
通畅的感觉还没过去#提起笔来就批"下笔
的一刹那#他看了一下工程造价总额#觉得
高出来很多#就停下来了" 仔细再看#发现
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这时候#他那被麻痹的
机警苏醒了#他觉得她绕了一个大弯#其实
是笼络感情而已"而自己像一头狼#被狡猾
的猎人引领到陷阱的边缘# 差一点就被套
住" 但是#刚才谈得那么热烈那么融洽#直
接驳她的面子嘛# 彼此都会觉得难堪" 所
以#他借审查结算书的空隙#思考如何措辞
打破这种僵局" 想好了便婉转说#马董#你
手下对内地的工程造价好像不是很了解#

有些地方弄错了# 恐怕还得修改一下" 马
莉听了#凑过身来问+哪些( 说话当儿#温
软的胸部紧紧地贴在杨威的身上" 他猝不

及防#像被电击了一下" 但他有了思想准
备#知道这个妙龄女郎的厉害#便摆脱她
粘贴#换了位置坐" 却不料她又如法炮制#

再次贴住他" 他知道会议室的门是半开
的#如有人进来看见#那就跳进黄河也说
不清了" 所以他迅速地再次换位置坐#倘
若她继续纠缠的话#他将不给面子" 她却
乖巧#不再纠缠#倒是大度地称赞了杨威
一番#言下之意#竟似乎刚才是在考验他
而已" 最后她笑盈盈地说#结算书我先拿
回去修改#好吗(

杨威回到办公室# 想整理一下案头的
文件#但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 忽然#电话
响了#一接#是马莉的声音"她说#我在海景
酒店订了餐#请您吃晚饭#赏脸吗( 就我们
俩人"他回话说#很抱歉#今晚有点急事#谢
谢" 赶紧放下电话"

第二天 # 杨威参加了公司的内部会
议 #一整天 " 接着 #又出差到上海 #代表
公司领导参加中法两国企业家会议 #共
两天"

回来之后#杨威一直坐镇办公室#等候
马莉拿结算书过来审批"但一连几天#都不
见她的影子#这才觉得不妙" 一查#为时已
晚" 他从财务处调出结算书看时#上面赫
然是内审副科长和公司一位副总签的字#

工程造价并没有修改过" 杨威沉思道+一
切是那样天衣无缝#难道是巧合( 再一想#

本该这位副总参加的会议 # 他却派我去
了#莫不是调虎离山( 他觉得自己像足球
场上的守门员# 面对对手并不是太刁钻的
射门#已然挡了一下#却终告失守#心里懊
恼极了"


